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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写老 郎这个人 ，也
难也不难 。

难在 岁 数 上 。一 幅
老相 却 没 退 休 ，问 他 自
己，前 年 说 57今 年 倒 成
了56。不 难 的 是 这 家 厂
里没 人 不 认 识 他 。大 人
小孩 都 喊 “老 郎 ”，日
子一 长 名 字 是 什 么 竟 没
人知 道 了 。

老郎 起 先 是 工 人 ，
每次 来 运 动 时 跟 形 势 跟
得忒 紧 就 进 了 机 关 。有
了一张办公桌更加勤 奋 ，
桌面 上 一 堆 一 堆 的文 件 、
报表 、纸 张 ，经 常 就 把
墨水 瓶 碰 翻 了 。有 人 来
办事 ，老 郎 就 东 翻 西 找
地寻 “有 关 文 件 ”，一
般要到 第 二 日 才能找 见 。
这种 情 况 一 多 老 耽 误 开
饭时 间 ，常 见 老 郎 腋 下
夹个 空 饭 盒 从 食 堂 悻 悻
地回 来 。同 事 们 便 说 这
真是 废 寝 忘 食 啊 ！遂 于
年底 一 致 通 过 老 郎 为 本

年度 先 进 工 作 者 。以 后
接连 多 年 ，只 要 机 关 有
什么 评 比 ，一 般 都 拉 不
下老 郎 。只 是 在 计 划 生
育方 面差 点 ，家里一大帮
孩子 。

老郎越发象 上过 了 劲
的发条 ，颠颠地跑东跑西 ；
办公 楼 里 数 他 那 鸭 嗓 最
响。各类文件在桌子上 已
堆放不下 ，又领了 两个柜
子。后来 说木柜不安全 ，
又添 了 两个铁制文件柜 ，
墨绿色 的很气派 ，里面 塞
得满满 当 当 。从此再有人
来办事 ，有 关文件在 三 天
以内 是 很 难 找 出 来 了 。
大家 摸 准 了 行 情 ，一 般
都在 五 天 以 前 给 老 郎 打
招呼 。办 公 室 里 东 西 越
来越 多 ，渐 渐 地 空 气 就
不大 流 通 ，添 了 一 股 怪
味，说 不 上 是 用 过 的 墨
汁没 清 理 还 是 浆 糊 发 了
霉。老 郎 自 己 也 添 了 一
样毛 病 ，时 常 抓 挠 大 腿
根部 ，同 事 们 也 不好 说破 。
一日 他去 财务报销 ，又开
始“习 惯动作”，弄得小
出纳 员 脸红 ，老 郎 还 一个
劲问 小姑娘 用 的 是 霞 飞还
是奥琪 。小 出 纳 说老 郎 先
把你那 臭烟灭 了 ，我们是
无烟办公室 。

老郎 白 天 的 时 间 已 不
够用 ，晚 上加班 又 嫌灯 不
亮，袖子 一挽发挥 工人本
色，亲 自 动 手装 了 两 盏 大
瓦数 日 光 灯 。打 这 天起办
公楼就有 了 一个灯 光常 明
的窗 口 ，任你酷 暑 寒 冬 狂
风暴 雨 黑夜沉沉 ，这灯 光
总是 坚定地亮着 。于 是 老

郎的 考 勤 表 上 夜 餐 一 栏
月月 划 满31格 。劳 资 上
的小 统 计 疑 惑 ，老 郎 的
历法 怎 么 没 有 大 小 月 之
分？但 夜 餐 费 就 几 毛 钱
的事 ，也 没 有 撕 开 面 皮
追究 。由 于 每 晚 加 班 是
一种 公 而 忘 私 的 行 为 ，
老郎 在 近 二 年 又 提 了 副
科长 。机 关 里 搞 技 术 那
帮人 太 较 真 ，说 老 郎 一
大把 年 纪 能 提 干 ，又 没
文凭一 定是有 “金 刚钻”。
几人 晚 上 去 “取 经 ”却
连吃 闭 门 羹 ，但 两 盏 日
光灯 明 明 亮 着 。这 几 个
都是机灵 鬼 ，相视一笑无
语再不找老 郎 了 ，下 午 下
班后 也 不 关 灯 让 亮 个 通
宵，只是不要夜餐费 。

前些 日 子开会传达 上
级精 神 ，说要 下决心破“三
铁”，老 郎 听 完传达又是
头一 个 发 言 ，慷 慨 激 昂
地说：“现 在 形 势 一 片
大好 ，就 是 国 营 企 业 效
益太 差 ，根 子 就 是 铁 交
椅！砸 了 这 把 椅
子，其 他两 铁 不攻
自破 ！”与 会 人 等
热烈 鼓 掌 议
论：“老 郎 今 日 说
了人话！”

但几 天 以 后 ，
厂里 有 人 得 到 可
靠消 息 ，说 老 郎 发
言的 意 思 是 要 把
某某 科 的 科 长 搬
倒，腾 出 位 子 来给
自己 弄 个 正 科 级
干干 ，时 间 要 抓
紧，退 休 已 是 迫在
眉睫 了……

扬汤 止 沸 何 如 釜 底 抽 薪
张绪 田

封建 时代 的 官 员 出 门 是要 坐轿 的 。当 然 坐 轿
也有 很 多 讲 究 ，抬轿 的 人越 多 ，标 志 着 坐 轿人 的
官就越大 ，身 位就越 高 ，过 往 百 姓 见 了 那 些 官 轿 ，
自然 要肃静 、回 避 的 。

社会发展 到 今 天 ，轿早 已 成 为 历 史 的 陈 迹 ，
大小 官 员 出 门 基本上 都换 成 了 小 轿 车 ，所 以 ，一
个时期 流传 有 “以 车取人”之说 。随 着 经济 的 发
展，人们 物 质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，有 些 尽 管 没 有什
么头 衔 的 个 体 户 和 官 衔 不 大 的 乡 镇 企 业 的 头 头
们，出 门 也居 然 坐 上 了 桑 塔纳 、皇 冠之 类 的 高 级
轿车 ，鱼 目 混 珠 ，
是官 是 民 很 难 分
清。这样 一 来 ，有
些人就 在 车 的 牌 照

上做起 文 章 来 ，将
一些 领 导 乘 坐 的 车 换 上 了 公 安 车 的 牌 照 。起 初人
们还 有 些 不 解 ，这些 领 导 中 ，有 些连 公安 的 边 儿
也不 沾 ，为 什 么 他们 乘 坐 的 车 要换 上个公 安 车 的
牌照 呢？后 来 听人讲 ，由 于 现 在路 障 路 卡 太 多 ，
领导 公 务 又 忙 ，挂上个公安 车 牌 照 可 以 减 少 很 多
麻烦 ，一 路畅通 。前 不 久 ，我 有 幸 亲 身 体验 了 挂
公安牌 照 车 的 功能 。在 去 一 个 县 城 的 途 中 ，有 一
检查 关 卡 ，那 一 辆 辆 大 小 车 辆 行 至 关 卡 前 ，都 要
乖乖 地停 下 来接 受 复 杂 的 检 查 ，一 耽搁就 是 大 半
天时 间 ，而 那 些戴 大 盖 帽 一 看 我们 乘 坐 的 车 的 牌
照，二 话 没说就挥 手 放 行 了 。

我终 于 弄 清 了 领 导 车 挂公
安车 牌 照 的 奥 妙 ，但也由 此 而
产生 出 一连 串 疑 问 。

我们 共 产 党 的 各 级 领 导 干
部，都 是全心全意 为 人 民服务
的“公仆”，既 然 知道现 在 一
些地 方路 卡 多 、行路 难 ，为 什
么不 去 下 决 心解 决呢？而 给 自

己的 车 前换个公安 车 牌 照 ，一
路顺风 ，岂 知 那 些挂 普 通 牌 照 的 车辆 出 门 行路 有

多难呢？上 面 三 令
五申 禁 止 乱 设 关
卡、乱拦 车检 查 ，
但个 别 地 方依 然 是

我行我 素 、置 若 惘
闻，把 固 定检 查 关 卡 变 成流动关 卡 ，把 明 检 查 转
为暗检 查 ，他 们 的 目 的 并 不 在检 查 车 辆 的 违 章 违
纪上 ，而 在 于 找 岔 子 罚 款 。据 一 位汽 车 司 机讲 ，
他每次 出 门 上路 ，腰 包 里 都 要 多 塞 点 钱 ，以 备 那
些检 查 关 卡 “鸡蛋缝 里 寻 蛆”。

我想 ，要 解 决 行路 难 的 问 题 ，光 靠 换 个什 么
牌照 是 不 行 的 ，假若 所 有 的 车 辆 都换 上个公安 车
牌照 ，那 时 不 知 又 会 生 出 个什 么 别 的 花样 来 。看
来，扬 汤 止 沸 ，倒 不 如 釜 底抽 薪 。不 知 那些 乘 坐

挂着 公安 车 牌 的 特 种 小 轿 车 的 领 导 们 ，是 否 如 此
认识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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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想
杨牧之

朋友有
感于人生的
戏剧性 ，感
慨曰：“我
们中 许多 人活在既想又
想中 ，慢慢地都成了 夹
生人了！”

留心一 窥 ，还真有
其人其事 ，譬如 ：

下级见 上级 ，既想
表示一 下亲 热 ，又想维
护自 己 形象 。正作难 ，
突见领 导肩 上有 一 虫落
下，遂走近去 ，照 上级
肩头轻轻击 了一掌 ，小

声说：“这是一只什么 ？
噢，蜜蜂呀 ，小心蜇 了
您！”

上级很感激地看 了
他一眼 。

下级转过身来 问别
人：“你们谁敢揍他 ？
看，我敢！”

某君 有 钱 ，既 想
风流 一 番 ，又 想 顾 全
体面 。于 是 他 给 周 围
年轻 的 女 人 们 讲 艺 术 。
文学 艺术 、摄 影 艺 术 、
舞蹈 艺 术 、穿 衣 服 的
不穿 衣 服 的 都 讲 。且
讲得一本正经 。后来就
有人 随 他 下 了 舞 场 ，
再后 来 下 舞 场 的 女 人
纷纷 同 丈 夫 闹 离 婚 ，
争着 抢 着 要 跟 他 。他
却把 触 过 女 人 的 手 一
摊，非 常 激 昂 地 说 ：

“ 艺 术 嘛 ，永 远 是 纯
洁的 ！”

受贿 的既想发财又

想保乌纱 ，
于是急着减
肥。

小偷既
想偷人又想安生 ，于是
一边偷人一边赞助 ！

强盗既想打劫又想
不留痕迹 ，于是撑来一
条船 ，对众人说：“亲
爱的 ，上来吧 ！只有这
条路啦。”

猎手 既 想 得 到 勇
士的 美 名 ，又 想 保 住
性命 ，于 是 世 上 发 明
了陷 阱 。

批判 别 人 的 人 既
想表 现 积 极 ，又 想 不
被人 家 记 恨 。于 是 下
来对 人家 说：“老 弟 ，
本来 批 判 你 的 人 车 间
安排 了 五 个 ，我 故 意
这么 一 拖 ，实 际 才 发
言了 四 个！”

凡此 种 种 ，“既
想当 婊 子 ，又 想 立 牌
坊”的 行 为 举 不 胜 举 。
如此 ，便 闹 出 了 许 多
的笑 话 。

张眯 眯
柳中 秋

听说 ，
那天张眯眯
是说了 一句
话。说 的什
么？当 时在
场的人都讳莫如深 。

张山 伟不叫 张 山 伟
叫张眯眯 ，自 然要 因 了
眼睛的缘故 ，但我见过
这位身板不太壮实 ，样
子带有土气，40多 岁 的
汉子后 ，便问 同宿舍的
李师傅 ：他眼睛并不眯
眯嘛 ，为啥被叫做张眯
眯？李师傅用 一种鄙视

的口 吻说 ：晚上你看他
喝酒就明 白 了 。

在单身楼 串房间是
很方便的事 。很快便知
道张 山 伟有个毛病 ，一
到晚上九点左右 ，便黄
瓜土豆或凉拌或炒总之
很简 单 的一个菜 ，方凳
上一摆 ，小椅 子 一坐 ，
茶缸 子 盛 酒 就 独 饮 一

番。别看他
做酒杯的家
什大 ，床头
还立着个装
十来斤散酒
的塑料桶吓
人，其实每
次从不超过
2 两 酒 ，且
不邀请人 。

张山 伟
喝酒 的 时
候，那绝对
是眯眯着眼
睛，慢悠悠
地有滋有味
一喝就是个
把小时 ，很
少讲话 。偶
尔有人用好
奇或嘲笑的
口气说他会
享福 ，他就
轻松地反 问

一句 ：你知
道我多会儿
死？而且无
论谁 问都是
这么一句 。

人没 到 死 的 那 一 刻 ，
谁知 道 谁 多 会 死 呢 ？
于是 问 的 人 便 不 再 往
下问 。为此 ，楼上 的人
大多瞧不起他 ，说这人
很怕死 。不说他喝酒是
习惯而称作毛病 ，叫他
张眯眯 。

其实 ，张 山 伟在另
外两种情况下也是眯眯
着眼睛 的 。当 那帮老 单
身们 凑 在 一 起 讲 起 老
婆、孩子时 ，他在场也
是眯 眯 着 眼 睛 静 静 地
听，从不插话 。再有就
是工作 中 的 一些事情 ，
要是你不 占 着理而他认
真起来 ，不管你是吵是
骂是威胁 ，他声不高 ，
眯眯着眼睛不吵不骂就
只重复那几句 占 着理 的
话，跟你较真 章 ，很得
罪人 。不过在这两 种情
况下别 人不好说什么 ，
因此也就不大提他眯眯
着眼睛 的事 。但不叫他
张山 伟 叫 张 眯眯 已是定
局，连我也这么 叫 。

那天 ，张眯眯也随
了大家去水库玩 。快到
他喝酒 的 那个时 刻 ，他
就离开沿着堤的台阶往
下走 。一位农村少女却
闷着头往上跑 。大家还

没反 应 过 来 是 怎 么 回
事，就听到 “扑嗵”一
声，少女就一头扎进深
深的水里 。

“ 有 人 跳 水 自 杀
了。”不 知谁撕裂着嗓
子一 声大叫 ，堤上 的人
立马乱了起来 。有人嚷
嚷着打 电话报警 。有人
叫着赶紧找船 。有人就
说山 沟里哪有船 。有人
就建 议 找 能 捞 人 的 钩
子。也有人立在那儿傻
了一般 。

张眯眯是听到声音
急步跑回堤上 ，见此情
景很生气地说了一 句 ，
便瞄着 水面那越扩越大
的涟漪 中 心跳 了下去 ，
只是他和少女一样再没
有露 出 水面 。

人打捞上来后 ，大
家才知道张眯眯上不来
的原因 ，那少女象爬树
一样双手箍住他的腰 ，
双腿盘住他的下肢 ，结
果两个人都死了 。

被分开 的 两具尸体
躺在堤上 。少女脸上定
型着一片惊恐的表情 。
张眯眯的表情和平时倒
没有太显 著 的 区别 ，只
是那双眼睛从来没有象
现在睁得那么大 ，直楞
楞地瞪视着天空 。

一时间 ，大家都不
说话 。只有那对丧失女
儿的 中年农民夫妇凄惨
的哭嚎声和充满后悔的

唠叨 ，其 中 重 复地 夹杂
着一 句话 ：死女 子你还
连带 着 害 死 了 一 个 好
人。我注视着 张眯眯的
那双眼睛 ，心里在想怎
么会 串 出这样一条线 ：
怕死的人——舍身救人
——好人 。

张眯 眯 火 化 的 那
天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
带着一瓶酒 ，恭恭敬敬
地放在他的 身边 。开追
悼会的时候 ，大家又都
落了 泪 。我泪眼模糊时
还在想 ，张眯眯那天说
的那句话是什么呢 ？

后来 ，李 师傅 终 于
告诉 我 ，张 眯 眯那 天 说
的话 是 ：哪有 象你们这
样救 人 的 。李 师 傅 还
说，其 实 那 天 是 想 跳 下
去救 人 的 ，临 跳 前 犹豫
了一 下 ，腿就沉 沉 地再
挪不 动 。山 伟 不 该 死
的，我们 几个 的 水性都
比他好 ，否则也 许不会
死人的 。

面对李师傅那张 充
满懊悔的脸 ，我无言 ，
眼前总晃动着那一双眼
睛，眯眯的……

太华青柯坪 潘振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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